
受邀参加了几次画展，每每驻足在那一幅幅水墨丹青之前，
总不免要颔首称许，有时也自嘲地扪心自问：要是自己从小就对
美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么现在是否会小有成就甚至有所建
树呢？只可惜咱是乡村的子嗣，童年时根本就没有条件去做画
画的美梦，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深藏于心的闲情雅致，譬如与母
亲一道，去侍弄自留地里的那一方菜畦，那种感觉绝对不逊于在
一张宣纸上尽情地挥毫泼墨。

画家在提笔之前，一般都会精心构思的：该怎么布局才符合
章法，从哪里下笔才技惊四座？母亲虽不谙画理，可是那面积不
足两分地的菜畦在她的眼中，却是一块色彩斑斓且生机无限的
画布。当春燕的呢喃催醒了砖缝中酣睡的土蜂，当杨柳的絮语
轻掠过河面上吐芽的菖蒲，母亲会扛起那柄闪着银箔光泽的铁
锹，将刚刚从冰封中苏醒过来的菜地翻个遍，然后立定身子，擦
擦额头渗出来的细密汗珠，计划着哪里应该种茄子，哪里应该栽
菜秧，哪里应该插豇豆。别以为这不是技术活，其实特别有讲
究，因为每家的菜畦都只有巴掌那么大，浪费一点点都会叫人心
疼大半年；更何况，在那缺衣少食的年代，蔬菜的丰歉在很大程
度上决定着一家人的生存呢！

速生的叶类蔬菜永远都会占据画布的重要位置，这不，一场
淅沥的春雨过后，母亲忙从橱柜里找出一个个别样的纸包，那里
面全是红的、黑的、紫的、灰的蔬菜种子。一粒，两粒，三粒……
种子在母亲温暖的手掌中均匀地跳跃，就像我们在母亲的面前
撒娇或打闹。要不了两三天，那脆嫩的白菜秧，碧绿的萝卜缨，
娇柔的红苋菜，全都争先恐后地拱出了地面，倏地给原本素净的
画布铺上了原生态的底色。此时的母亲，对待这些蔬菜更像是
对待自己的孩子，总是小心翼翼，百般呵护，生怕弄伤了这个，踩
坏了那个；遇到恶劣的天气，总是想方设法不让那方菜畦受到较
大程度的破坏。

显然，这个阶段的画布是缺乏层次感与立体感的，无法给人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艺术感受。母亲对此心
知肚明，也在按部就班地遵循节气，恰到好处地点上黄豆，育好
茄苗，栽好辣椒，她的嘴里还不忘念念有词：“谷雨前后，种瓜点
豆”“早上种瓜，尽开空花；晚上种瓜，瓜用车拉”“雨种豆子晴种
棉，种菜宜在连阴天”……在菜畦里辛勤劳作的母亲，看到我们
玩得过于清闲，于是嗔怪地吩咐一声：“回家去把院落里的那些
旧竹竿都扛来！”我们知道，母亲这是准备搭豆架，向空间来施展
她的才华了，因为豆角、四季豆、黄瓜、瓠子等藤类蔬菜，是必须
有所依附才能向上生长的。插竹竿的活儿，是十来岁的小孩最
乐于干的事情，在菜垄的两边交叉地插上两排之后，母亲随后会
把相邻的三根竹竿拢在一起，顶端用稻草将其固定，这样就形成
了一个立体的三角形，在风雨中便可岿然不动了。再将蔬菜向
上攀爬的细藤缠绕在竹竿之上，那“噌噌”往上直窜的叶子拂过
我的脸颊，酥酥的，痒痒的，像缕缕母爱荡漾在心田。现在回过
头来形容，那一个个三角形的豆架，就是母亲在菜畦的宣纸上精
心描绘的山峰呀！

每个季节主打的蔬菜确定之后，母亲一般会在菜畦的边边
拐拐留下一点点空地，这就是绘画技巧上所谓的留白。留白的
作用切不可小觑，农家饭桌上所需的葱、蒜、韭菜等，多数安排在
这一小块留白里适时栽种；尤其是韭菜，有着“一畦春雨足，翠发
剪还生”的习性，从而使得这块留白在整个春天，更具灵性，更有
韵味。由此真的由衷地佩服，母亲的确是运筹帷幄的丹青高手，
能将这方菜畦打理得如此井井有条，如此生机盎然！同时也真
切地体会到，拥有了这方菜畦，母亲的日子就有了充实，有了色
彩，有了味道，有了对我们爱的表达方式。

如今，母亲已经离开故乡，搬到了城里居住；而在我蜗居的
小城边上，偶尔还能见到几方被开垦的菜畦。傍晚时分，我总会
约上朋友一道过去走走，因为在那里，可以身临其境地欣赏到吴
昌硕挥毫的《瓜果》画，齐白石泼墨的《南瓜图》，梵·高巧构的《向
日葵》……

菜畦之美
□钱续坤美在民间

东晋画家宗炳在 《画山水序》 中有这样一句
话：“夫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
道，而仁者乐。”不仅道出了他画山水、写丘壑的
原动力，还阐释了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互相
轩邈”的美学精神及仁爱情怀，这种精神把画
家、作品、自然、人性都融合在一起了。有时，
我欣赏李磊的山水画，就想到了这句话。闭上眼
睛，就回忆出，他工作再忙也要挤出时间画上几
笔、有点小空就钻到山里写生的情形，那种执着
的精神、钻研的态度、共鸣的情怀，让人感动；
就感觉到，画家乡、画山水、画风光仿佛就是他
的生活执念，那种生活和作品、自然与心灵悄然
合一的情景，令人神往。一个画者，达到了这种

“我与山水共融”“山水与我同乐”的境界，既是
画者的奋力修为，又让艺术的张力显现，更是对
观画者扑面而来的无形的美好情怀的精神熏陶。

一次，李磊去山里写生。那天，下起了毛毛
细雨，我远远看到，在峻石嶙峋的山间，一个青
年打着伞，伞下一位画者，正凝神作画，我大喊
了几声，他竟是没有反应。走近了，才看到一幅
作品已基本完成了。那位打伞的青年，轻轻地

问，能不能送他一幅作品，我正诧异。他说，这
青年人是一个进山的旅游者，看到下雨了，好心
为他打起伞来。他把那一幅刚刚完成的画，送给
那位青年人，青年人极为高兴。他说，喜欢艺术
的人，多为善良。听完这话，我心里一动，觉得
这“话”里有“画”，“画”中有“话”。

当时，我就翻看起李磊的画稿了，当一幅幅
简洁的明快的山水图呈现在眼前的时候，我就被
那朴素的灵动的水墨打动，图上的山水与眼前的
景色已经融为了一体。记得，唐朝诗人王维在

《山水诀》 中曾说“水墨为上”，实际上是说，用
心的画家已将笔墨的运用、作品的呈现与人性的
归属结合了起来，让每一幅作品呈现出丰富多彩
的生活的模样，让作品回归了生命的本源。

在李磊的作品中，那些看似随意的勾、皴、
擦、染、点，实则是将笔锋化作耕耘的犁铧，在
温润的宣纸的肌肤上犁出活跃的生命的沟壑，在
那些看似杂乱无章却又勾连缠绕的线条里跳动着
贴近自然、亲近生活的赤子的心灵悸动，在层层
渗化的墨韵中，我们仿佛看见混沌的充实的生活
正在宣纸上重新凝聚、再次升华。

纵观李磊的山水画，在艺术风格上，既有豪
放洒脱、酣畅淋漓的笔墨气势，又有细腻入微、
清新秀丽的自然神韵。他的作品多以清纯的水墨
为主色调，偶尔的染、点，增添了山水草木的多
彩气质，画面刚柔并济、张弛有度，让人赏心悦
目。在绘画技巧上，他在运用多种传统山水画技
法的同时，大胆结合现代绘画理念进行创新，以
浓墨重笔描绘高山树木，凸显画面的质感；用淡
墨晕染长空、小溪，营造出空灵悠远的意境。强
烈的色彩对比和细腻的枝叶描绘，增添了画面的
层次感与立体感，丰富了阅者的心理体验。

画是有生命的，画是有归属感的。北宋郭熙
在《林泉高致》中曾说：“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
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这种对山水的生命化
观照，不仅是一个画家终生的艺术追求，也是孜
孜不倦的精神追求。李磊的这一场以水墨为舟的
绘画之旅，竟把丹青酿成了永不褪色的赤子情
怀。他的山水画从来不是简单的视觉复制，而是
一场以笔墨为舟楫的精神还乡，他把自己简单的
纯净的心灵，供养在玉色的宣纸上，在浓淡间疏
的笔墨中叩响了生命的清鸣。

精妙丹青赤子情
——观赏李磊山水画有感

□胡勤国水墨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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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拂面，万物复苏，正是赏花的好时节。在
这繁花似锦的春天里，杏花以其独特的韵味和美
丽，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的目光。而宋代赵昌的

《杏花图》，更是这样一幅令人心动的画作，它以一
枝杏花为题材，不仅展现了杏花的美丽，更蕴含了
深厚的文化意蕴和生命哲理。

赵昌的 《杏花图》 是一幅极具艺术价值和历
史意义的北宋画作，绢本设色，纵25.2厘米，横
27.3 厘米，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此画以极
写实的手法，将杏花的娇俏姿态刻画得栩栩如
生。画面中的杏花繁花盛开，粉白含俏，堆霜集
雪，尽显其晶莹剔透、冰姿雪清之雅韵。画家在
勾线时极为精细，以淡墨细勾花形，极尽正反俯
仰透视转折之妙。花瓣主要以白粉染成，只在花
苞部分加染胭脂，花萼则以胭脂点染，色泽浓
郁，两相衬托，更添一分妩媚。作品设色明润匀
薄，特工敷彩，色若堆起。这种设色方法使得画
面视觉效果呈现“花则含烟带雨、笑脸迎风”的

诗意，给人以美的享受。
《杏花图》 采用了宋代画家所流行的折枝画

法，仅画杏花一枝，却繁花盛开，春意盎然。这
种构图方式使得画面更加集中和突出，主题鲜
明。画面中的老干皴擦明显带有写意的韵味，而
嫩枝则略近没骨笔法。多种风格迥异的笔法表现
在同一幅画中，展现了画家深厚的艺术功底和独
特的创作风格。

画面中的杏花，宛如仙子般娇俏动人，花瓣轻
盈而透亮，仿佛还带着清晨的露珠。每一朵花都开
得那么饱满，那么热烈，仿佛在向世人展示着它们
的生命力和美丽。而画家在描绘这些杏花时，运用
了极其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色彩，使得画面充满了
层次感和立体感。

杏花在中国文化中一直被视为纯洁、美丽和坚
韧的象征，而赵昌的《杏花图》则更是将这种象征意
义发挥到了极致。通过一枝独秀的杏花，画家不仅
展现了春天的美丽和生机，更表达了对于生命的热

爱和敬畏。这幅画作不仅是一幅美丽的风景画，更
是一幅具有深刻内涵和哲理的艺术作品。

杏花作为春天的使者，不仅带来了生机和活
力，更蕴含着生命的哲理。在《杏花图》中，画家通
过一枝杏花的描绘，展现了生命的顽强和坚韧，以
及面对困境时的从容和淡定。杏花虽小，却能在春
风中傲然绽放，用自己的美丽和芬芳，为这个世界
增添一份色彩和温暖。这正是杏花之魂，也是生命
之魂。

赵昌的《杏花图》不仅是一幅珍贵的文物和艺
术品，更是一部能够启迪人们心灵、引发人们思考
的艺术佳作。它以其独特的韵味和深刻的内涵，成
为了中国绘画史上的经典之作。而我们也应该从
中汲取灵感和力量，去欣赏和创造更加美好的艺术
和生活。

杏花如雪，轻舞飞扬；春意盎然，生机勃发。在
这美好的季节里，让我们一同走进赵昌的《杏花
图》，去感知那一枝杏花的魅力之魂吧。

春色满园关不住：赵昌《杏花图》中的盎然生机
□魏益君水墨赏析

春分，这个温婉的名字，如同一位娴静的仕女，轻提裙摆，漫
步于岁月的长廊。她，是春天的中枢，阴阳交织的节点，天地之
和的乐章，以一抹柔和的绿意，唤醒了沉睡的大地，也唤醒了我
内心深处对自然之美的无限向往。

“雪入春分省见稀，半开桃李不胜威。”苏轼笔下的春分，带
着一丝冬日的余韵，却已见春日的生机。我漫步在乡间的小径
上，春风如丝，轻轻拂过面颊，仿佛是大自然最细腻的笔触，在心
头勾勒出一幅幅生机勃勃的景致。天空，那片被冬日啃啮得略
显苍白的蓝，此刻已变得深邃而明亮，仿佛被春分的魔法点染，
透出一股清新的活力。

田野间，农民的身影在春光中显得格外伟岸。他们手中的
锄头，如同指挥家的指挥棒，引领着大地的旋律，将沉睡的土地
一一唤醒，把日子一个接一个地“耕耘”。我不禁想起欧阳修的
诗句：“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农民虽非踏青之人，但他
们那勤劳的身影，却与这春分的景致融为一体，成为这世间最美
的风景。

走进一片杏林，我迷离的目光仿佛走进了一个粉色的梦
境。杏花如雪，簇簇绽放，它们或轻盈地摇曳在枝头，或随风飘
落，铺成一地绚烂的锦毯。吟诵着诗句“日高风暖鸟声碎，时去
春来杏花飞”，此刻，我置身于这杏花雨中，仿佛能听见那细碎的
鸟鸣，感受到那春风的温暖，心中涌动着一股莫名的感动。杏花
之美，不仅在于其形，更在于其韵，它们以短暂的生命，诠释了春
分的绚烂与短暂，让人不禁珍惜眼前的每一刻美好。

春分，是天地之和的象征，是阴阳平衡的艺术。我站在这片
杏林之中，仰望天空，只见几只燕子掠过，它们剪尾或高或低，划
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仿佛是天空中的诗人，用飞翔书写着春分
的诗篇。燕子归来，春分已至，它们用自己的方式，诉说着大自
然的和谐与秩序，让人不禁感叹于天地间的精妙安排。

小溪边，春水潺潺，清澈见底。我蹲下身，轻轻触碰那清凉
的水流，仿佛能感受到大地的脉动，听到时间的低语。春分之
水，既非冬日的刺骨，亦非夏日的炽热，它以一种恰到好处的温
柔，滋润着万物，也滋润着我的心田。我想起了古人对于春水的
赞美：“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虽然此刻无画船，无雨眠，但
那份对春水的喜爱与敬畏，却跨越千年，共鸣于心。

春分，还是一个思考与沉淀的时节。我静坐于田埂之上，目
光所及，是那片被春光染绿的麦田，宛如一幅生动的画卷，缓缓
铺展在眼前。春风轻拂，似乎带着一种魔力，将我心中的喧嚣一
一抚平，只留下一片难得的宁静。

“春分雨脚落声微，柳岸斜风带客归。”在这片宁静之中，我
仿佛听到了时间的低语，它告诉我，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急匆匆地
追逐，而在于这份沉淀与思考。春分之韵，不仅在于那满目的繁
华与生机，更在于它赋予我们内心的那份平和与宁静。

春分之韵
□饶尧时移世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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